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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缘起

能在童稚时期发现自己一生挚爱的事业，是件多么快乐的

事！没错，就这点来说我的确十分幸运；早在十二岁那年，我的

人生目标就已经非常明确。因此，我童年最亲密的友伴包括：库

珀 、 、利文斯顿凡尔纳（

、斯坦利（ 、富兰克林

、、帕 耶 诺登舍尔（

，尤其是那些北极探险队里前仆后继的英雄和

殉难者，特别让我着迷。那时候，诺登舍尔正首次前往斯匹次卑

、新尔 根（ 地岛（ 和 叶 尼 塞 河

河口，这一项大胆的冒险行动，令人咋舌。我

十五岁那年，诺登舍尔回到故乡，也就是我的出生地斯德哥尔

摩，完成了他的东北航道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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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的启蒙

年 月，诺登舍尔登上帕兰德船长（

，从瑞典出发所指挥的维加号（ 探险。他们沿着欧洲与亚

洲北方的海岸线航行，一直到西伯利亚北方北极海岸线的最东

端，然而冰雪将维加号给困住了，整整十个月动弹不得。瑞典的

乡民焦急忧虑，大家都为诺登舍尔与整个科学探险队的命运感

到忧心忡忡。第一支出发前去营救的是美国籍队伍，当年因为

指派史坦利前往非洲“找寻李文斯顿”而声名大躁的纽约《前锋

报》编辑班耐特（ ）再度发号司令，派遣狄

隆船长（ ）前往北极，一来寻找北极点以打通东

北航道，二来设法解救受困的瑞典探险队。于是，狄隆的珍妮特

号（ 在 年 月出发，展开探险兼营救的行动。

然而，等在美国籍探险队前方的却是悲惨的命运！珍妮特

号撞上冰山，大部分船员不幸罹难；不过值得安慰的是，被冰雪

封冻的维加号终于在融冰后脱困，并在蒸气动力引擎的辅助下，

顺利穿越白令海峡，驶入太平洋，在未折损任何一位队员的情况

下，诺登舍尔的东北航道探险克竟全功。诺登舍尔探险告捷的

新闻最先从日本横滨传来，我永远忘不了当时斯德哥尔摩市民

欢欣鼓舞的热闹景象。

诺登舍尔探险队沿着亚洲和欧洲南方的海岸线返回，这趟

月年航程是一次睥睨群伦的壮举。 日，维加号的汽

笛声响彻斯德哥尔摩港，整个城市弥漫欢腾的气氛。沿岸的楼

房点缀着无数的灯笼和火炬，皇宫前用煤气灯点亮装饰成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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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二字如同一颗闪亮的星星，就在一片令人眩目的灯海中，这

艘名闻遐迩的探险船轻缓地滑入港湾。

当时，我和父母亲、兄弟姊妹们一起站在斯德哥尔摩南方的

高地上，饱览这场盛大的欢迎仪式。霎时，我被那股剧烈的狂喜

终此一生，我未曾遗忘那一天的盛况，和兴奋俘虏了 因为它

决定了我未来的志业。听着码头上、大街上、窗户旁、屋顶上响

起的热情的响彻云霄的欢呼声，我暗自立定志向：“有朝一日，我

也要像这样衣锦荣归。”

从此，我开始钻研任何和北极探险有关的事物，只要是关于

北极探险的书籍，不论新旧我都会去研读，而且动手绘制每一次

探险的路线图。在北地的隆冬里，我在雪地上踯躅而行，在敞开

的窗前入眠，为的是锻炼自己忍受酷寒的能力。我幻想自己长

大成人之后，立刻会有个慷慨的赞助人出现，他会掷一袋金币在

我的脚下，对我说：“去吧！去寻找北极！”我决心要有一艘自己

的船，满载着探险队员、雪撬和拉橇狗，穿越夜色和冰原，勇往直

前迈向终年只吹南风的北极极心。

命运之神的安排

可是命运之神却另有安排！ 年，就在我快要离开学校

的时候，校长问我愿不愿意前往里海沿岸的巴库（ 去担任

半年的家庭教师，教一个资质较低的男孩。这位男孩的父亲是

诺贝尔兄弟（ 雇用的总工程师。我

未经考虑就答应了，毕竟我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可能等到一

位有钱的赞助人；更何况只要接受这份工作，我就能立刻展开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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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旅行，前往亚洲的重要关口。就这样，命运之神引导我走向亚

洲大道。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年少时到北极探险的梦想已逐渐

淡去，从那一刻起，亚洲这片地球上幅员最辽阔的陆地所散发出

令人着迷的力量，显然主宰了我往后的生命。

年春夏之际，我不耐烦地等候出发时刻的到来。驰骋

的想像力已经把我带到里海边上，我隐约可以听见滚滚汹涌的

波涛声，也能听见沙漠商旅行进时叮当作响的骆驼铃声，整个东

方的魅力在我眼前迅速开展，我觉得自己已然掌握了那把开启

传奇与冒险之境的钥匙。这时候，斯德哥尔摩来了一支小型马戏

莫斯科

团，表演的动物之中包括一匹来自中亚突厥斯坦（ ）的

骆驼，对我来说，它仿佛是来自远方的同胞，吸引我一再前去探

望它；不久之后，我就要去这匹骆驼的故乡，向它在亚洲的亲戚

们捎上一声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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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长途旅程，我父母和兄弟姊妹们都很担心。不过，我并

不是单独一人前往，跟我同行的有我的学生，还有他的母亲和弟

弟。在依依不舍与家人道别之后，我们登上即将载着我们横越

波罗的海与芬兰湾的汽船；在俄罗斯的克琅施塔得（

）贴满金箔的拱可以眺望到圣以撒教堂（ 顶，闪烁生辉

犹如耀眼的太阳；几个小时之后，我们一行人从圣彼得堡的尼瓦

河码头（ ）上岸。

可惜我们没有时间逗留，在沙皇的首都稍作停留几个小时

之后就上了火车，这是一列中途经过莫斯科，从俄国的欧洲部分

前往高加索的快车，全程需要四天的时间。沿途无边无际的平

原快速向后飞去，火车像子弹一样呼啸着穿越稀疏的松林和肥

沃的田园，田里即将成熟的秋谷随风摇曳；从莫斯科以南，发亮

的铁轨蜿蜒直下南俄，丝毫不见起伏的大草原。

我的双眼贪婪地欣赏着这一切景

物，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国外旅

行。白色的小教堂顶着绿色洋葱

形尖顶，突起于农村的上空；穿着

红上衣与沉重靴子的农人在田里

工作，四轮马车载运干草和蔬菜

根茎往来乡野之间。崎岖而泥泞

的马路上行驶的不是梦想中的美

国动力汽车，而是由三、四匹马合

力拖曳的马车，伴随着叮当作响

的铃声，奔驰起来速度煞是惊人。

离开罗斯托夫（ ）之

后，我们渡过壮阔的顿河；罗斯托

夫是顿河注入亚速海（ 穿越高加索军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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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而亚速海正是黑海的门户。火车继续朝南飞快

地行驶，车站上，几乎都是哥萨克骑兵、士兵、卫兵，还有英俊、魁

梧的高加索人，他们穿戴着褐色外套和毛皮毡帽，胸前横挂着银

色的弹药匣，腰间的皮带上则悬着手枪或匕首。

我们乘坐的火车开始缓缓地往上爬坡，驶向高加索山北边

）畔，一座美丽的的山脚；来到提瑞克河（ 小城弗拉

）傍河而建，这季卡夫卡兹（ 就是“高加索之君”，就

像海参崴是“东方之君”一样。我学生的父亲，就是那位总工程

师乘了一部马车来接我们，我们于是又搭乘这部马车继续旅行

了两天，沿着格鲁西亚（ ）军用道穿过高加索山，走了

里路。这条路分成十一个站，每到一个休息站都需要换新

马匹，由于马车很笨重，当我们在攀登海 尺高的高道尔拔

站 ）时，必须动用七匹马才能将马车拉上去，不（

过，下坡的行程只需要两三匹马。山坡路崎岖难行，有时才爬上

陡峭的山脊，马上又碰到四、五个曲折的大弯道，道路迅速下降

到另一个山谷，然后马上又得攀上另一座高耸的山头。

这真是一趟伟大的

旅行。在此之前，我从

未做过任何可以跟它媲

美的事。我们四周尽是

高加索山壮丽的景色，

远处山峰白雪覆盖，陡

峭的山壁里层层峰峦相

叠，其中以海拔

英 尺 的 卡 兹 别 克 峰

）最为高耸，它

的高加索山最高峰：卡兹别克 峰顶沉静地沐浴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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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中。

这条山路的路况相当良好，是沙皇尼古拉一世（

）在位期间修筑完成。由于修建经费极为昂贵，沙皇

在启用仪式上说：“我原以为会看到一条用黄金铺成的道路，结

果发现这条路竟是灰石子儿铺设而成。”道路濒临悬崖深渊，因

此外围有一道低矮的石墙环绕着。崩解的冬雪在斜坡上堆积着

厚厚的一层，并且漫延到整条道路和村庄，我们的马车驶进村落

时，必须穿过墙高十尺，坚固的遮雪棚。

一整天，马车都维持全速前进，这样的旅行速度实在疯狂！

我因为坐在马车夫旁边的位置，每次遇到急转弯时就觉得头晕

目眩，好像前方的道路突然消失在空中一般，随时都有被抛进深

谷的危险。

幸亏我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我们安然抵达了高加索区的

，那儿热闹非凡，景致主要城市提弗利司（ 优美！从库拉

河（ ）两岸到陡峭贫瘠的山坡上，屋舍如同圆形的露天剧场

一阶又一阶地向上伸展；大街小巷挤满了骆驼、骡子和车辆，以

及熙来攘往各色各样的种族，包括：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鞑靼

人、乔治亚人、塞尔卡西亚人（ 、波斯人、吉普赛人

和犹太人等。

到了提弗利司，我们改搭火车继续未完的旅程。此时已进

入盛夏，天气炎热，我们选择三等车厢的座位，原因是这里最通

风。同车厢的还有波斯、鞑靼和亚美尼亚的商人，他们大都携家

带眷。另外，还有一些迷人的东方民族，不论在举止或服饰上都

是那么地优雅似画；尽管天气酷热难耐，这些外地民族仍然戴着

厚重的羊皮帽。火车上还有些从麦加朝圣回来的信徒，他们将

薄薄的祈祷毯子摊开铺在车厢的地上，在夕阳落入地平线的那

一刻，所有的信徒全都面朝圣城麦加的方向，跪下来喃喃吟诵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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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此时，火车仍旧轰隆轰隆地向前行驶。当时涌现心里的那股

惊奇感受，至今犹是鲜明清晰。

火车沿着库拉河蜿蜒前进，有时在河的北岸，有时又行驶到

河的南岸。库拉河沿岸已有垦殖，清新鲜绿的河岸经常在远处

闪烁着光辉。然而，除了这些开垦的田地外，其余可说是一片荒

芜；大部分都是平坦的大草原，只见到照顾牲口的牧羊人踪迹，

还有少数地方几乎是寸草不生的沙漠。朝北望去，整个高加索

山恰似灯火通明的舞台景幕，深浅交织的蓝色调夹杂着峰峦积

雪的白色线条，这就是亚洲啊！这片诱人的景致令我舍不得移

开视线。在那一刻，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将会爱上这块一望无垠

的荒原旷野，在未来的岁月中，我将被吸引到东方，而且越来越

深入。

）车站，按照往到了尤吉瑞（ 常的习惯，我拿着素描簿下

了火车准备画一些东西，还没走多远，就觉得肩膀被沉重的手掌

给按住，三个看起来不怀好意的警察抓住我，面色狐疑地板着脸

问我问题。由于我还没学会俄语，幸好在场有一位懂法语的亚

美尼亚女孩帮我翻译。警察一把抢过我的素描簿，对于我的解

释响起一阵轻蔑的笑声，显然他们把我当成了间谍，意图颠覆沙

皇的国家。我们的周遭聚集了大批人群，当火车启动的第一声

鸣笛响起，这些警察有意想把我抓去关起来。就在这当口，火车

站的站长穿过人群过来查看究竟，他拉着我的手臂护送我回到

火车上，此时第二声鸣笛再度响起，我爬上月台，那几个警察紧

随在后。火车匡啷匡啷地起动了，我像一尾滑溜溜的鳗鱼，快速

穿过两三节车厢，然后躲在一个角落里，等到我回到同伴身边

时，那几个警察已经跳下火车不见踪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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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城”巴库

我们慢慢地接近里海。风很强，从地上卷起云雾般的灰尘，

一开始是远山不见了，紧接着，连乡间也被浓密的烟尘给整个遮

蔽。风越刮越强劲，后来竟转成一股飓风，火车吃力地顶着强风

前进；当火车顺着海岸行驶时，我们呼吸困难，只能模糊地注视

着白浪滔天、惊涛拍岸的壮观景色。火车终于抵达巴库，这个被

誉为“风城”的地方果然名不虚传。

阿普歇伦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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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库位于阿普歇伦半 的南岸，此半岛向东延岛（

展伸入里海约五十里，诺贝尔兄弟与其他石油大王的庞大炼油

，就在巴库的东方。提炼厂所在地“黑城” 好的石

油从这里经由油管输送到黑海，途经辽阔遥远的高加索南部地

区；至于海路运输则借由油轮

横渡里海，目的地是阿斯特拉

罕（ ） 和 伏 尔 加 河

）河畔的察里津

。多数油井所在

的油田大都集中在巴拉罕尼

，这是个鞑靼村

落，位于巴库东北方十三俄

里 外，长久以来以蕴含丰富

年诺石油而闻名，但直到

贝尔兄弟引进美国式钻井法，

才真正进行原油的开采。接下

来的几年，此地的石油开采工
巴拉罕尼的油井

业欣欣向荣，当我 年首次

拜访巴拉罕尼时，当地已经拥有 座油井，每年的石油产量高

达好几亿俄磅。有时地底压力会使原油像喷泉一样涌出来，

据估计，一座油井在 小时内就可以喷出 万俄磅的原油。

我在耸立如森林般的钻油塔之间度过了七个月，为学生补

习历史、地理、语文和其他实用性的学科，可是，我最快乐的时刻

却是陪伴陆 诺贝尔（维熙 去巡视油田。我也喜

欢骑着马穿梭在各个村庄间，为鞑靼族的男人、妇女、小孩和马

匹画素描；或者是骑一匹活泼的马儿往巴库奔驰，到“黑色市集”

）逛逛。市集里都是鞑靼人、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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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小铺子，商人们坐在阴暗的店铺里，叫卖来自库尔德斯坦

）的地毯、壁和克尔曼（ 饰、织锦、拖鞋、大

毡帽等。我观赏金匠锤炼饰品和兵器，把生铁铸造成刀刃和匕

首。这里的每一件事物，无不令我深深地着迷，不论是衣衫褴褛

的托钵僧或身着深蓝色长外套的皇室亲王，我同样兴致勃勃。

有个目标督促我作一趟短程的旅行，那就是造访拜火教的

神庙。以前，神庙里日夜都点着圣火，信徒在圆形拱顶下长年以

天然气供奉着这把火，不过，现在这把火已经永远熄灭了。夜幕

低垂时，古老的神庙静静地躺在荒秃的大草原上，围绕它的只是

黑暗与孤寂。

在冬天的一 ，突然从窗外远方个夜晚，我们围坐在灯火前面

的路上传来不祥的呼号：“失火了！失火了！”村里的鞑靼人四处

奔走，扯开嗓门警告大家，并挨家挨户叫醒屋里的人。我们赶忙

跑出屋外，发现整座油田都燃烧了起来，熊熊火焰把附近照得通

亮如白昼；火场中心距离村庄只有几百码远，积聚成湖的原油猛

烈地烧着，连阻挡原油外泄的挡土墙之间都冒出火舌，甚至一座

铁塔 火焰也 ，延烧 迎风飘扬的了起来！强风翻 旗腾 好像碎裂，着

帜，阵阵黑褐色的浓烟

越滚越高；所有的东西

都在沸腾、噼啪作响，鞑

靼人企图用泥土灭火，

但是徒劳无功。由于油

井的铁塔紧密相邻，强

风把星火从这一个铁塔

刮到另一个铁塔，致使

所有突出地面的东西都

被摧毁殆尽。 流积成湖的原油火焰浓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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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刺眼的强光下，最靠近我们的钻油塔看起来像一具具白色幽

灵，鞑靼人快速将这些铁塔砍倒，靠着超人般的毅力，他们终于

成功地堵住这场大火。几个小时之后，油湖烧尽了，大地再度被

黑暗所笼罩。

【注释】

，美国小说家，以撰写冒险小说闻名。

，法国小说家，为《地心历险记》、环游世界八十天》等著名

探险故事的作者。

，英国传教士，深入当时有“黑色大陆”之称的非洲从事探

险。

，于担任纽约《前锋报》特约记者时，受命前往非洲找寻失踪

的李文斯顿，他所撰写的报道成为当时西方社会极为轰动的探险文章。

⑤　 ，英国著名的北极探险家。

，为澳洲探险家兼画家，曾率领奥匈帝国北极探险队发现位

于俄罗斯西北的法兰士约瑟夫群岛。

瑞典的北极航海家，驾船由大西洋向亚洲北太平洋前进，

成功穿越东北航道。

北极海岛群中的一个岛。

俄罗斯西北北极海中之岛群

位于西伯利亚中部，向北流入北极圈内的喀拉海。

高加索民族的一支。

每一俄里约三分之二里

每一俄磅约为 英磅。

今之伊朗与伊拉克北方接壤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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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穿越厄尔布尔士

山抵达德黑兰

我们用在巴拉罕尼整个冬天的晚上，学会了流利的鞑靼语

和波斯语。我的老师名字叫 ，是个年轻的巴奇（

鞑靼贵族。隔年的四月初，我的教书工作告一个段落，我决定把

挣来的 ，最后三百卢布用来作一趟骑马的旅行，往南穿越波斯

抵达海边；一路上有巴奇陪伴我同行。

策马奔向旅程

一天深夜，我向同乡的友人告别，登上一艘俄国明轮船，然

而强烈的北风横扫巴库上空，船长不敢冒险驶离港口。第二天

早上，风力终于逐渐减弱，我们的船开始和海浪搏斗，继续朝南

方前进，经过长达三十个小时的航行，我们在里海南岸的安采丽

）登陆，随即换乘一艘汽艇横渡一个很大的淡水礁湖莫

达布（ ，或称作“死水”；抵达一处被湖环绕、青葱碧绿的

村庄。我们从这里换乘马匹前往商业城市拉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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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把身上 ，当时，一波所有的钱兑换成波斯克郎（

斯克郎相当于一法郎。我和巴奇各带一半的银币，我们将它们

缝进腰间的皮带里。除了沉重的皮带，衣物都尽可能轻便，因

此，我除了身上穿的一套冬装外，只带了一件短外套和一张毛

毯。不过，我带了一把左轮手枪自卫，巴奇则在他穿的鞑靼外套

上背着一支长 把匕首。枪，皮带上还插了

拉什特的清真寺

拉什特附近茂密的森林里，皇家孟加拉虎常会悄无声息地

出没觅食；而沼泽中氤氲升起的瘴气会使人产生热病，有时候，

甚至引发令人丧胆的大规模流行性疾病。有个小镇就曾经在一

次疠疾大流行时造成 居民死亡的惨剧，侥幸生还的人连埋

葬死者的时间都没有，便将死者尸体都丢进清真寺里。这儿的

清真寺建有低矮的尖塔和红石板屋顶，景观优美如画；商家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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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外头则挂满了色泽多样的布帘，主要是用来遮挡强烈的阳光。

沿着这条海岸线，丝织品、稻米和棉花是波斯的主要产品。

在拉什特有位俄国领事叫凡拉索夫（ ，我前去拜访

他，当晚并受邀在他的住处晚餐。我穿着简单的旅行装和马靴

赴宴，当我踏进领事的房子，屋内装潢呈现优雅的波斯风格，室

内灯火通明；因此，当主人一身正式的晚宴服出现眼前时，我感

觉很不自在。我很后悔没有和巴奇待在我们那间简陋的客栈

里。但是我没有晚礼服可穿，只好尽情享受这顿奢华的两人晚

餐了。

第二天早上，两匹休息过的马在客栈门前蹬着脚，两位负责

照顾它们的男孩等候在一旁，马鞍后方绑着一对鞑靼人用的软

皮袋，里面装着我全部的行李。我们跃身上马，两个男孩小跑步

跟着我们出发。这条路通往一片茂盛的森林，我们在路上遇到

许多骑牲口或徒步的旅人，也有大型的骡车载着货物准备渡海

前往俄国。其中有些箱子里装的是干燥水果，箱子上都有皮革

覆盖。森林里到处听得见骡颈上叮当作响的铃声，每一辆骡车

前的第一匹骡子颈上都系着一个巨大的铜铃，随着步伐摇晃发

出沉闷的铃声。

第一个晚上，我们在科多姆（ ）的一家小旅馆过夜，

旅馆的屋顶密密实实地披覆青苔，好几百只燕子在青苔里恐巢

栖息，经由敞开的窗户飞进飞出。

远方接近山区的地表开始向上拔起，我们沿着“白河”

河谷前进，晚上就留宿在美丽的村庄里；这些村

庄四周都种植橄榄树、果树、法国梧桐和柳树。我们并没有随身

携带粮食，不过，乡间的家禽、鸡蛋、牛奶、面包、水果已经足够喂

饱我们的胃，而且价钱便宜得不可思议。路越走越峭险，我们进

入厄尔布尔士山（ ）区，沿途地势逐渐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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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越深入越稀疏，最后直达尽头。

，我们骑到了曼吉尔（ 马通过一座建有 个拱形洞

口的古老石桥。天色变得灰暗，风也刮了起来，整座山像盖上一

层雪白的毯子一般，我们攀爬得越高，地上堆积的白雪就越厚。

这时，天上开始飘起片片雪花，一场伸手不见五指的暴风雪将天

地整个笼罩住了，我身上穿的衣服并不能御寒，现在可说是被牢

牢冻在马鞍上，简直冻到骨髓里去了。雪下得很大，路径完全被

掩盖，马匹像海豚似的陷进皑皑白雪里；暴风雪打在我们脸上，

眼前每一样东西都是白色的，就在我们以为迷路的时候，有个东

西若隐若现地出现在狂飞旋舞的雪花中，原来是一队由马车和

骡车组成的商旅朝我们的方向走过来。两个汉子骑马当前导，

他们手持细长的长矛探路，以防车队陷入危机四伏的山涧或掉

落悬崖。在全身被冻僵的情况下，我们终于抵达一个叫马斯拉

）的小村落。我们找到一个脏乱像是山洞的地方，在地

上升起火来，与我们一起围着火堆席地而坐的，还有四个鞑靼

暴风雪中攀越厄尔布尔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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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两个波斯人和一个瑞典人；大伙儿忙着暖和已被冻硬的关

节，同时把湿透的衣服脱下烤干。

光环不在的《皇家宝座》

山径盘旋直上厄尔布尔士山最高的山脊，向南的斜坡积雪

很快就融化掉了 ，平坦的大草原缓缓延伸直到加兹温市

。先知穆罕默德就这么说过：“伟哉加兹温，它乃天堂

之门槛。”加兹 哈隆 赖 什 德温在伟大的哈里发（

的整治下变得更加美轮美奂，到了波斯王

大马士一世（ 在位时，更将加兹温选为首都（公

元 年），并称它为“皇家宝座” 年后，

把 首阿 拔 斯大 帝 （ 都 迁 往 伊 斯 巴 汗

，加兹温的光彩从此褪色。

传说阿拉伯诗人洛克曼 就住在加兹温，当他自知

死神即将降临时，便把儿子找来对他们说：“我没有什么财宝可

以留给你们，这里有三只瓶子，瓶子里装满具有神奇效用的药

水。如果你从第一个瓶子里取出几滴来，滴在已死的人身上，他

的灵魂就会返回躯体，这时，你再从第二个瓶子里取几滴药水滴

在他身上，他就能坐起来，等到第三瓶里的药水滴到他身上时，

他就可以完全复活了。不过你要记住，务必谨慎使用这些珍贵

的药水。”诗人的儿子已逐渐老迈，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便对仆

人说明这些药水的用法，并指示仆人，等他一死，就立刻用药水

让他复活。后来当主人死了，仆人立刻将主人的尸体搬到浴室

去，把第一瓶和第二瓶的药水滴在主人身上，这时候，洛克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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